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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海南wh

世情百态wh

流年剪影wh

■ 米亚

记得当初读到《智慧如诗》受到的震撼，吴再只
用短短两行、三行或者四行，甚至是两个字，写出了
一个自己独特的禅悟，很深邃，有一种无边的悲悯。
他惊人的联想，对世事红尘的捕捉与概括如神来之
笔，令人回味无穷。2007年之后，诗人的诗中依旧
弥漫忧郁和悲伤，但是，当我拿到新书《脱掉时间的
囚衣》，我察觉到吴再的视野开阔了。

在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9月正式出版的这
本“独一无二”的诗集里，吴再把目光瞄准了全球
200位优秀诗人，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新诗的
曙光，决定用一种独创的“汉语24行诗”来表达一个
中国诗人对全球诗坛先贤的崇高敬意。

这些致敬的诗人包含了大家熟悉的普希金、叶
赛宁、惠特曼、特朗斯特罗姆、叶芝、里尔克、泰戈尔、
帕斯、狄金森、策兰等。文体为作者独创的吴再体
24行诗——标准：正文24行，可自由分行组合；每
首一律210字，含标题字数在内。这本独特的“吴再
体”24行诗诗集，旨在引导读者借鉴世界著名诗人
百花齐放的诗歌艺术。

令人欣喜的是，吴再从唐诗宋词里走了出来，
从智慧诗走了出来，从中国诗坛走了出来，用心地
攫取世界诗歌精华。吴再与世界诗坛的相遇是一
种幸运。

这本书里每首诗的创作，都是作者在通读诗人
代表作品与生平事迹后，有感而作；有些内容贴得较
紧，有些内容只是有所关联——吴再声明：借诗之
名，抒己之怀，率性而为，请勿介意。

读完全书，我发现，吴再是一个对诗歌世界有着
极其敏锐的全方位体验的诗人。他的诗既偏爱有力
度的诗境、阔大的想象，表达着诸如生命的起源与再
生、人与世界关系的哲思，又表现出春风化雨、小桥
流水的声音。他巧妙通过对诗人的“致敬”，竭力抚
平人性的创伤并蕴涵着生命与和解的信念。他的诗
沉重、荒凉，又静谧、悠然。

一般人偏重于赞美故乡。我们这个时代，对故
乡的改变十分害怕。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把故
乡整得支零破碎，因此，吴再把世界当成故乡，把世
界诗人当成自己的亲人，用最简朴的语言，完成对现
代性的一种批判，对工业化的批判。他的“诗歌地理
学”由此变得宽广而无限。

吴再来自海南，他经常用诗歌讴歌宝岛，但我们
不能把吴再视为一个地域性的诗人，但他确实是一
个具有“椰风海韵”的诗人，他的作品也不能简单类
比为新边塞诗，尽管边塞诗有着辉煌的传统。吴再
是一个对生存有着复杂体验的人，文学不应该只体
验自己与自己的族群，这本书里，全球200个诗人牵
引着读者领略200幅截然不同的“浮世绘”。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首创的“吴再体24行诗”，
乃是汉语新诗出现的“新格式”，假如吴再能够用大
量成功的文本支持这种新鲜的“文体”，将来就会有
一批追随者，成为充满生命力的新诗体裁。吴再说
要感谢意大利人彼特拉克（也译彼德拉克），没有他的
14行诗，吴再就不会灵光一闪，想到24行诗；没有24
行诗，就不会找到诗歌与数学的伦理关系（近体诗体
现了一种古典的数学诗学伦理）。墨西哥诗人帕斯
说，诗与数学是语言的两极。超出了这两极那就是无
——非语言可表述的王国；在它们之间的是广阔但却
有极限的言语王国。

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一首诗诞生了，一
部诗集出版了，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和写下它的人
无关了，幸运的是，吴再至今仍然坚持每天创作至少
一首诗，他的勤勉与才华同样获得大家尊重。

脱掉时间的“囚衣”

■ 吴晓波

故乡的老街是一条喧闹的河。早晨的集市，买
卖声、吆喝声、扁担的闪悠声漫过两边的街坊，河水
流淌的有声有色。中午，河水缓缓退潮，老街抱着一
米温暖的阳光打起了盹，一两只麻雀偶尔扑腾在屋
檐，老街也不管，继续瞌睡着。傍晚，河水追着一轮
残阳褪尽，老街搂着一缕清风，头枕着一轮明月静静
地睡去。

老街的地面铺着大块大块的鹅卵石，高低不平，
不紧不慢地细数着岁月。时间久了，石头也能根据
脚步声，分辨出那个是赵裁缝，那个是张屠户了，老
街就那么些人。

张屠户是老街的风云人物，逢年过节，他的手掌
握着一街人菜盘子里的肥瘦，贫穷的年月，肥的好，
能炼油，炼完油的油渣再炖上一锅冒着油的大白菜，
吃得一家人满嘴流油。乡人称上一块大肥肉，连连
道谢，张屠户洪钟般的笑声能穿过一条街。

赵裁缝是老街中部的布店老板兼裁缝，鼻梁上
架着一幅眼镜，一袭长袍把他瘦长的身子拉得又细
又长。手中的一把尺子、一把剪刀，咝咝啦啦，把花
花绿绿的布裁剪的服服帖帖，小媳妇穿上，招来身后
火辣辣的眼光。

周铜匠是老街上头开铜器店的，和他卖的铜壶
一样，短短的，胖胖的，圆圆的，长年修修补补，敲敲
打打，老街的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着。

终于有一天，老街有些不安，旁边的新街开市
了，宽敞、明亮、洋气，一下子攫走了人们的心，人们
打量老街的眼光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景仰着。人们直
不打弯地走进新街，精心挑选着琳琅满目的商品、新
潮的时装，丢给老街一个冰冷的身影。

张屠户的声音越来越小，再也不像原先那样张
扬地笑着，逢上熟人，还搭讪着陪着笑脸。赵裁缝的
尺子一如继往地量着岁月，只是越来越短。周铜匠
的店关门了，少了些敲打，老街倒是宁静了不少。老
街地面的石头还是那么忠诚，日复一日地陪着老街，
像是搀扶着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缓慢地走进岁月
记忆的深处。

故乡的老街

蔚蓝的口哨协会
■ 臧棣

从石梅湾往回走，栖息地的含义

渐渐衰落在海潮的回声中。

你比海滩上的沙子还能磨蹭；

小小年纪，从不同于我的高度，

你尝试着重新向世界提问。

小木牌上的警示，看上去

就如同稻草人迷上了

海豚的语言。你还不懂告别

却像是很熟悉身体的转动

怎么才能偏向于海边的流连。

哦，回归之谜。小小的海神

通过新绰号对你吹口哨，

这时，你才会加快你的晃动。

一种通风的期许也算是一种风景：

在你身后，每个脚印都好像

有龙虾正骑在海龟的脖子上。

在你身上，每个口袋都装满了

腥咸的扇贝和光滑的海螺。

在你的背影中，每个早晨都敏感于

神迹并不像你最初想象的那样

不喜欢和生活兜圈子。

岛
■ 骆家

抑或隔水的思念无路可寻

伴侣在远方的旅程仍在勾勒中

云之上 你探索时间的宫殿

疼痛的感觉恰如等待雷声的闪电

叠加有致的夜浪席卷而来

湿漉漉 还有沙子和你的沉默

光在你的头顶俯察由来已久

海的颜色与声响交织成一只硕大的

瓮

风也不能辨别要去的方向

游游荡 无处逃遁

你的眼神分明在寻找也在遗忘

天际的哪一边才是你视线的边缘

银练如带 寂静万箭齐发

身后 任凭鸟儿嘤嘤地呼唤

家乡
■ 符力

当天气转暖，鸟群就不要你了

家乡。他们拍拍翅膀

就去了远方

留下稻田悄然长草，留下野花暗自

熄灭

留下了南风

吹响满架的苦瓜叶

当火车开来，我也不要你了啊

家乡。我一次次地回来

又一次次地离开

如今，我已到了岁月不饶人的时候

却仍然飘飘荡荡

我没有蒲公英那么好的命

没有谁敞开草丛

也没有谁伸出树枝

把我收留。我只能飘飘荡荡

眼里含着巨浪翻滚的海洋

在外省的夜里淋着雨

慢慢回想，回想当时如何转身离去

留下狗儿低声呻吟

拖着被钝器打伤的左脚

回到父亲身边。留下庭院空空

留下满架苦瓜叶

吹着南风

八月乡情
■ 曾晓华

八月的乡情

是暖暖的

是那颗闪闪的晨露

七彩的虹

那只轻轻地飞的蜻蜓

扇动红晶晶的翅膀

一个天真的故事

诞生一个童梦

悄悄地游荡的乡情

说着秋的悄悄话……

■ 李焕才

翻开童年的记忆，其底色总是淡
黄的，以为被岁月洗涤褪色了，不尽
然。寻觅中，突然发觉，那是煤油灯的
色彩。

黄昏了，一粒黄豆大的火苗跳上煤
油灯的灯嘴，哔削哔削，屋里便飘荡着昏
黄的淡光。煤油灯蹲在饭桌的中央，淡
黄的灯光糊抹在我们全家人的脸上，斑
斑驳驳。我们端着饭碗，抓着筷子，一口
一口往嘴里扒薯头粥，把灯光也扒进嘴
里。煤油灯很快便移进房里，蹲在床头
上。我们跟着灯光趿拉趿拉走进房里，
都躺在床上，闭上了眼晴。煤油灯仍然
忙碌，又移走了，移到庭前，蹲在屋檐
下。母亲坐在煤油灯旁边，一只粗糙的
左手抓着猪菜，一只长满茧子的右手抓
着菜刀，在晃动的灯光中，那菜刀不停地
晃动着，咯切咯切的响声有节奏地敲打
着静夜，轻轻地飘落在我们的梦里。

我有了一盏煤油灯，自制的。找
个空墨水瓶，再拿来一个酒瓶的铁盖，
酒瓶盖盖在墨水瓶上，中间打个小洞，
插进破布条搓成的灯芯，煤油倒进墨
水瓶，划一根火柴，那灯芯上便支起一

颗小辣椒样的火苗，火苗的末端嗞嗞
嗞吐出一缕淡淡的青烟。有了煤油
灯，就装模作样在灯下看书。书是看
不进去的，目光总是不知不觉地逃离
书本，悄悄地爬在那墨水瓶上，看见瓶
里的油痕线惊慌地一点一点往下缩，
赶紧合上书本。不过，作业一定要做
的，那是老师交代的任务，重要！我们
村小学在村口外边，四周有灌木林，还
有坟场。听同学说，有人在夜晚的时
候，曾经看见鬼火飘荡在坟场上，那鬼
火淡黄色，就像一盏游荡的煤油灯。
我没见过。晚修的时候，我们的煤油
灯都集中到教室来，每张课桌上都规
规矩矩端坐着两盏煤油灯，灯的形状
各式各样，火苗也有大有小，有高有
低，但是都努力奉献出自己的光亮，那
火苗晃动中，摇动着一颗颗人头，满教
室摇曳着一片金黄的色彩。下晚修
了，煤油灯都游到校门来，影影绰绰
中，灯火不觉汇成一条光亮的流溪，流
入村口，流进村里来。夜风经常躲在
巷口那拐角处，冷不防，一阵风扑了过
来，灯嘴的火苗惊慌失措，着急地左躲
右闪，全部人都咿呀哎哟叫着，急忙张
开巴掌挡住风。风逞一下能后，跑过

去了，大多数的煤油灯都无可奈何地
熄灭了，只剩下那些有个鸡泡样灯罩
罩住火苗的，从苟延残喘中缓过气
来。灯光变成了零零散散，夜色突然
变得强大。大家都息声敛气不说话，
脚步声顿时显得杂沓而又清晰。灯火
分散进各条小巷，悄无声息地飘进各
家各户，漆黑很快地淹没了全村。

我长大了，见到了很多很强大的
煤油灯。渔工们从镇上买来一种像葫
芦瓜样的煤油灯，说是机器制造的，叫
马灯。马灯有个铁壳的灯座，可以装
许多煤油，又有个圆鼓鼓的玻璃灯罩，
里边的灯嘴扁扁的，吐出的火光照射
出外头来，风吹雨打灯火不熄灭。渔
船出海时，马灯就勇敢地迎着风浪挂
在船头或者船尾，甚至得意洋洋地吊
在船桅的顶端。还有一种灯，叫镜灯，
是镇上人制作的，同样不怕风吹雨
打。镜灯四四方方，四边各嵌一面透
明的玻璃，里边的油灯亮起来，四面都
光亮。镜灯很轻便，可以挂在屋檐下，
夜间走路也可以拎着，挑担子时，就挂
在扁担头上，夜晚的村里，那些穿梭在
村头巷尾的淡黄色火光，就是镜灯在
游动。镜灯的真正本事是到大海去衍

变成渔火。渔船在大海里放钩放网，
不一会就放下一个浮标，镜灯就挂在
浮标上，风中浪里镜灯都顽强地亮着，
打渔人的眼里、心里也就光亮着。制
作镜灯的工艺复杂，我们做不了，只能
自制一种简单的瓶灯。找来一个玻璃
酒瓶，在靠近瓶底处绷一圈浸湿煤油
的布条，点火烧，火灭时，抓酒瓶浸入
冷水中，啪的一声，瓶底脱落了。拿这
个没有瓶底的酒瓶套在竹节做的灯座
上，里边搁一盏油灯，瓶灯也就做成
了。有了瓶灯，夜晚我们就可以下海滩
去赶海。拎个瓶灯，踏着夜色走在港岸
边，走在沙滩上，走在水滩中，或是捞
虾，或是捕鱼，或是捉螃蟹，灯和人相依
相伴，灯和人一起忙碌，远远望去，就见
满海滩飘荡着星星点点的淡黄色火光，
疑似游弋着很多很多的鬼火。

不知不觉中，煤油灯的日子被海
风吹过去了。现在的灯都是电灯。电
灯的式样形形色色，让人目不暇接。
但是，电灯的光多是白色的。白色就
是无色，或者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
的总和。白色的灯光把白天拉长了，
把黑夜挤得很短，人的日子也就在这
拉长和挤短中缤纷着。

琼安胶园作证，何麟书老人
的橡胶梦，终于成为国家战略。

在三代同堂的琼安胶园里，
已过期颐之年的胶树，当年的生
产队长陈建华还认出19株。一
株约有二三十米高的挺拔胶树，
便是现存百年老树中的“树王”，
树身的头部粗慥发黑，布满了大
大小小的疙瘩。树身三四米或五
六米的高处，又不断地分出三两
支或是四五支的枝桠，顶部更是
枝繁叶茂，像是一把撑开的大大
的绿伞，阵阵微风吹动的是橡胶
叶、寄生叶和鸟儿啁啾的交响。
我们三个人，手拉手恰好抱拢“树
王”，我们怀抱的，恐怕也是那厚
重无比的静止又跳跃的历史。东
太农场2007年5月立的“中国第
一橡胶园”的石碑，仿佛让人进入
了一条时空的隧道……

“树王”一定还记住，17岁便
漂洋过海的何麟书先生，1904年
又回到阔别25年的故土。人到中
年，他割舍了马来西亚胶园业务经
理的优厚待遇，他怀抱的橡胶梦，
是实业救国的理想。穿梭林海，勘
地选址，他在琼海会山三洲河旁的
双峰岭写下了中国橡胶史册的第
一页。已经泛黄甚至有些模糊的
琼安胶园股份簿上，记载着何麟书

当年创业的艰难和辛酸：从马来西
亚采购回的种子，在苗床上让人望
眼欲穿，可一连三趟都没有萌甲。

“转种其它热带作物又不起色，原
集之本伍仟元（大洋）化为乌有。”
面临倾家荡产的何麟书矢志不渝，
在华侨中再募股本15000大洋，
把在马来西亚培育发芽的4000株
种苗运回琼安胶园栽培……

“树王”一定还记住，1915年
开春后的一天，在黎明前“吱吱
吱”的声声鸟鸣中，琼安胶园的胶
农虔诚地第一次下刀开割，那乳
白色的胶乳沿着树身上的割线点
点滴滴叮叮咚咚地流淌到胶杯
里，何麟书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
微笑，双峰岭上第一次响起了震
耳欲聋的鞭炮声……当年采胶
250公斤，此后产量连年攀升，最
高增至9000公斤收入4200块大
洋，所产烟胶片出口新加坡。海
南岛，自此进入橡胶垦殖的热
潮。至抗战前夕，全岛94家大小
胶园的万余亩胶树，为海南这个
绿色的宝库锦上添花……

“树王”一定还记住，琼安胶
园成为海南解放后第一批4个国
营橡胶垦殖场之一的南太（现东
太）农场。1951年8月31日，中
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00次政务
会议通过了《关于扩大培植橡胶
树的决定》。“橡胶为重要战略物
资”的研判斩钉截铁，让老胶园如

沐和风细雨，为老胶园注入了生
机和活力。“必须争取橡胶自给”
的一声令下，华南垦殖局和海南、
高雷、广西3个垦殖分局相继成
立，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序
列上第一次出现的特种林业工程
部队参与华南垦殖。集结号下，
一支支意志风发的天然橡胶垦殖
大军，开进了海南岛荒无人烟的
高山峻岭，开进了雷州半岛的茂
密丛林，开进了广西云雾蒸腾的
十万大山……何麟书老人没有等
到这一天。1934年夏天，72岁的
老人怀抱着他未了的橡胶梦溘然
长逝。一辈子为橡胶事业呕心沥
血、开拓奠基的何麟书老人，假如
九泉之下有知国家发展天然橡胶
的战略，一定是倍感欣慰了……

“树王”一定还记住，发展民族
橡胶梦的华侨，在何麟书老人之后
倍出不穷。1955年11月7日，一
艘从马来西亚开出的“海后”号客
轮在海口秀英港锚地抛下了锚
链。华侨雷贤钟带着一家老小11
人和其他回国植胶的技术人员站
在甲板上，十几天来一颗悬着的心
终于放下了，他禁不住热泪盈眶。
海上的颠簸不过是一时劳累，而他
身后所带的几十个大小不一的木
箱，却关系着他全家的性命——
RRIM600、PB86、PR107等18种
橡胶良种100多斤胶籽，300多株
芽接桩，200多米长的芽条。那是

他变卖了在马来西亚的全部家产
换来的，那是他冒着马来西亚政府
凡将橡胶产品或种苗带出境者将
被处死刑的极大风险偷运的。新
中国成立初期，一些西方国家对我
国进行经济封锁，橡胶及种子是禁
运品。出境时的巧妙掩饰，船舱里
夜半三更的偷偷护理，雷贤钟心里
是道不出几多甜酸苦辣……在雷
贤钟的记忆里珍藏着一个个难忘
的情景——国家侨委主任专程从
北京赶来海南欢迎他归来时的亲
切问候；1956年初他特邀赴京参
加中华全国归侨联合会第一届全
国代表大会，在掌声中当选为全
国侨联委员的激动泪花；周恩来
总理请他做客，小轿车开到中南
海时是周总理亲自为他打开车门
的温馨瞬间；农垦部部长王震在
全聚德请他品尝北京烤鸭的唇齿
留香；国务院授予他锦旗上写的

“开荒垦殖，热爱祖国”八个大字
是多么大的激励……

岁月无言，前行有声。在中
国天然橡胶的史册上，永远跳跃着
怀抱赤子之心的海外华侨、归侨的
炽热身影，永远铭记着他们为我国
天然橡胶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
献。何麟书、雷贤钟，他们仅仅是
成千上万的华侨、归侨发展民族橡
胶事业的一个缩影，他们与华南地
区几百万亩翠绿的胶园同在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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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有历史、有故事、有文化的地
方，就有魅力。儋州，就是这么一个有
魅力的地方。不用说这里有“伏波开
琼”、汉武帝设置儋耳郡的悠远宏举；
也不用说这里土生土长或儋州籍的人
才，历来灿若群星，如涌辈出；更不用
说这里地处琼岛西部，地杰物灵，河湖
山海流光溢彩的自然风光……，“不用
说”，不是不屑于说，而是说不过来，应
接不暇，有如数家珍之多。

历史也好，故事也罢，其实也都是
文化。东坡文化对儋州影响可谓最为
深远。苏东坡尽管一生命运多舛，但
他不屈不挠，随遇而安，在贬居地儋州
三年，积极传播先进文化，努力办学兴
教，教化黎民子弟，把当时儋州的文化
教育，提升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尤其是他为民爱民惠民利民之心，感
天动地。他深深热爱这块土地，赤诚
投入，精耕细作，“问汝平生功业，黄州
惠州儋州”，“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
余”，“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
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离别儋州
时，他对当地百姓依依不舍，“我本儋
耳人，寄生西蜀州”，“知君不再见，欲
去且少留”，字里行间，浸透着他的深

情厚意和眷眷之心。
东坡先生的情怀、文采、遗风，像

长流似清风，深刻地影响着后世。为
何儋州素来为诗书歌舞之乡，这里不
少书香门弟，许多人提笔就能写诗填
词、作联赋山歌，张口伸腿就可以唱调
声起舞步，也有不少饱学之士、鸿儒巨
笔绵延不断，闻名遐迩的儋州调声，还
被评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都
是东坡文化结下的惊人硕果。我走出
东坡书院，目送东坡塑像，情不自禁地
涌上来几行文思，“宦海沉浮不由人，
再贬儋州且何凭？清风明月乾坤净，
功卓才高后世评。远离庙堂心犹在，
办学兴教意志拼。泽被黎民千万代，
东坡遗风不绝琴。”这也算是我对东坡
先生的感怀与想念吧。

艰苦奋斗精神，是儋州文化又一
闪光之点。“峰回路转入番洋，万里松
涛汗血香。”“何止腩鱼无限美，渠开早
救岛西荒。”这是当年戏剧家、诗人田
汉畅游松涛水库写下的脍炙诗句，记
载和称颂松涛水库建成的意义和艰
辛。饱览“宝岛明珠”似的松涛水库，
山水交融，山青水秀，风光潋艳，璀璨
生辉。可当时在没有大型施工机械条
件下，硬是靠着建设者们肩扛手推，拼
命实干建成这全国第二大土坝工程，

发挥着灌溉、防洪、供水、发电、养殖、
造林等多功能作用，如果没有“为有牺
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斗志、
豪情和奉献，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走进木棠镇的铁匠村，目睹这个
最美乡村由穷到富、由后进到先进村
的变化，感叹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是传
家宝，更是儋州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如今的铁匠村，不用为谋生计离乡背
井，而是家家户户都有旅游工艺品加
工作坊，靠着敢闯敢干、艰苦创业，走
出了一条致富奔小康的新路。

儋州流传一首山歌，名叫“十谢共
产党”，就是发端于铁匠村的。说的是
该村以79岁老人李朝京为代表的几
位老者，他们亲身经历过铁匠村的巨
大变迁，亲眼目睹党和政府对这里的
关怀和支持，感激中自编自哼而整理
出来的歌颂共产党的一首山歌，迅速
在全市传唱。歌里唱道：“一谢救民共
产党，翻身乐得把家当，中央决策合民
意，德行天下国民强。二谢济民共产
党，带领大家奔小康，温饱问题得解
决，年年咱再有余粮……”这些年，儋
州城乡的变化日新月异，惊喜不断。

儋州人的生态文化理念，也是不
能不说的。在他们心目中，好的生态
环境，就是金山银山。去过那大镇力

乍村的人都知道，这个村在那洋公路
的路边，原来是个落后村，村民收入
低，村貌陈旧，自2013年始，通过打造
文明生态村，因地制宜发展旅游产业，
成立粽子协会等新型经济组织，如今
的力乍村，村道通畅，草木葱葱，村容
开阔，景观与村舍布局有致、相映成
趣，特别是利用成片的竹林，发展餐饮
业，以木制栈道连接，使这个集旅游、
美食、休闲为一体的村庄，仿佛一个世
外桃园。

力乍村往北不远，有个鹭鸶天堂，
这是儋州一个闻名的旅游景点，位于
那大镇的屋基村。由于这里山明水
秀，绿树成荫，田园阡陌，风景优美，自
然生态得天独厚，特别是村里人特别
喜爱这迁徙而来的“吉祥之鸟”，并悉
心保护，使这成群结队的“白鹭”，在当
地有一个安全、舒适的家园。每当清
晨、傍晚，白鹭结聚嬉戏，错落有致，鸣
声回荡半空，蔚为壮观。

站在历史时空里，欢吮海上清风，
搏击龙门激浪，伫立千古盐田，沐浴夕
阳余辉，探幽石花水洞，感佩自然神
奇，登高儋阳楼台，俯瞰儋州即景，那
诗文满地，调声鹊起，高楼林立，绿色
似海，百姓和乐，一个吸引人的魅力儋
州，正在走向腾飞。

魅力儋州

不知道多少次从报刊上读到琼安胶园的传奇，也不
知道多少遍从影视中看过琼安胶园的风采，但真正走进
琼安胶园时，心里，便不禁生出肃然的崇敬和情感的震撼
……

海南琼海市国营东太农场境内三洲河旁的双峰岭
上，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橡胶林，这里便是已过百年的琼安
胶园。六合沟清澈见底的潺潺流水，自九架山缓缓流下，
穿过胶林，又蜿蜓曲折地流入万泉河。

走进这片古老的胶园，我们在寻找胶园的魂，我们在
触摸胶园的根，我们在收录中国百年橡胶史的明证……

煤油灯的色彩

华侨昨日橡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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